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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是深闺梦里人”

———评何顿的《来生再见》

唐　伟１，吴　霞２

（１．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２．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宜春 ３３６０００）

［摘　要］何顿的《来生再见》以史实为根基，融虚构于情节，小说介于历史和故事之间、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具有文学
和生活的双重见证意义。对于那段不为人知的抗战历史，作为读者的“我们”是“被蒙在深闺”的“梦里人”；就生活现实而

言，小说中幸存的主人公们，则是不知今朝为何夕的“梦里人”。作品以小人物命运勾连大历史风云，以历史材料辅政文学想

象，既有文学照进历史的“真实”价值，也显出作家叩问历史正义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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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何顿本人并不太在意批评界所谓“新状
态”或“晚生代”的标签派赠，但客观而言，诸如“新

状态”或“晚生代”此类标签虽有所局限，也仍在一

定程度上表征了何顿小说的创作路数和风格指向。

质言之，何顿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并未
完全越出“新状态”或“晚生代”的命名范畴：晚近

的《我们像葵花》《我们像野兽》《物欲动物》等，究

其故事本相，更像是此前《生活无罪》《太阳很好》

同一类属的延伸和拓展。如果不是近几年《湖南骡

子》《来生再见》《黄埔四期》的陆续问世，很难说何

顿的这一文学史定型会得到多大改观。就此而言，

“抗战三部曲”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何顿超越陈旧命

名范畴的可能和希望。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未解的困惑或在于，

一向“我不想事”“无所谓”的何顿，早已习惯在市

民生活题材上浅吟低唱、慢哼小曲，这几年何以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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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将音提高八度，飙到了家国旧事的复调交响高

度？用不到５年时间完成近１８０万字的“抗战三部
曲”，由此前熟稔的市民小说，转向现对陌生的革命

战争历史叙事，何顿的“转型”不可谓不迅疾凌厉，

让人惊讶。但在我看来，纵观何顿１９９０年代以来
的创作，作家的换装变脸，看似让人感到意外，其实

也并不突兀。从一定意义上说，“新状态”的标签之

于何顿，也并非毫无启示意义———在将被命名的

“新状态”变成一种自觉的创作“新常态”后，何顿

的市民题材小说，其实是开始寻求一种历史的纵深

感，即作家对抗战历史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换另一

个角度看，也可视为其对非常时期市民前史或城市

前史的挖掘。而“抗战三部曲”无疑可视为是这种

向着历史纵深处迈进的成果结晶。

　　一　战争即炼狱，市民变英雄

如果将“抗战三部曲”视为何顿此前市民题材

小说的脉络延伸，承前继后的《来生再见》又是“抗

战三部曲”中极具分量的一部的话，那么首先要问

的是，这种风格意识在何种意义上能得到确证？我

们看到，一方面，《来生再见》的创作初衷，依然是因

作家遭遇的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的市民见闻而起，

“二十多年前他们大部分还活着的时候，我见过贫

穷的他们，生活在长沙街巷的贫民窟，住着破烂的

房子，床上挂着破旧的蚊帐，家徒四壁，然而，他们

却是打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湖湘

子弟，是我们的前辈”。［１］试想，如若没有对市民生

活与生俱来的好感和亲近，又怎能想象有这后来的

身世追叙？换言之，正是在走近故事主角的原型之

后，作家才蓦然发现这些落魄市民背后的非同寻

常。另一方面，《来生再见》以近４０万字的篇幅，围
绕故事主人公黄抗日参加过的近百次大小不等的

战役或战斗经历，既谱写了一曲平民英雄的抗战史

诗，同时也全景展现了非战时的抗战景观，这即是

说，作为抗战将士的黄抗日们在停战歇息之余的吃

狗肉、逛窑子、喝花酒等日常也一并杂糅进了战争

主题。当然，就何顿来说，这里所谓的市民史诗，不

再是传统意义那种波澜壮阔的起伏跌宕，也不是卷

帙浩繁的大开大合，而是一心执念于某一类角色、

某一方地域的笔耕不辍。就《来生再见》的创作而

言，作者此前２００２年创作的《抵抗者》既是铺垫，也
算是雏形。十年之后的再发力，《来生再见》与其说

是《抵抗者》的重写，不如说是有意识的改写（这点

倒跟他的湖南老乡前辈沈从文比较像，沈从文就有

改写的习惯）。这种“有意识”即是指，何顿找到了

他之前所熟悉的那种小说题材的感觉，如果说何顿

此前的市民小说，是以一般现在时和正在进行时将

一个城市的微观史、生活史记录在案，那么到了《湖

南骡子》《来生再见》及《黄埔四期》这里，何顿则更

换了另一种时态，即以一般过去时和过去完成时，

来叩问一座城市的记忆和精神源头。正是从这个

意义上说，与其说“抗战三部曲”是何顿的华丽转

型，不如说是其向历史腹地的纵深掘进。

但历史的腹地，从来都是一块驳杂的是非之

地，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它只负责提供破碎的片段

和残缺的素材，从不允诺还原所谓的客观事实真

相。因此，当我们带着某种隐秘的心理预期，走进

那一块块芜杂的废墟时，或并不能按图索骥地重建

起为我所需的历史真实，而只能从历史切片的横截

面去推敲复原历史的总体图像。而任何一种历史

图像，其本质都是一种叙述的表象，或者说是一种

带有主观价值预设的绘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

的或许还不在历史素材本身，而是素材的拼接或排

列，因此，历史的叙述法则，或曰图像绘构笔法也就

变得至关重要。

《来生再见》切入的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

历史，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历史就像一个

鬼魅般的幽灵，始终徘徊在国家历史的边缘，并未

被编织进现代中国革命的正题，更没有像敌后抗战

史那样，一再被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所加工制造，

从而进入到当代人的战争想象中去。从这一意义

上说，《来生再见》意欲重建历史的正当性，为现实

提供一份证词，作家就必须直面战争叙事的“正面

战场”。换句话说，如若重建历史的正当性，作家提

供的就不能是零碎的片段，甚至也不能是那种带有

文学修辞性质的模糊图像，而必须是近距离的全景

观测。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

战、衡阳保卫战、厂窑大屠杀等史上著名战役或屠

杀，均在小说中有不同程度的展现。

五十七师还坚守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又与进攻

的日本兵恶战了五次。最后一次恶战是是十二月

七日下午，那是个晴空万里的下午，那已经是五十

七师在常德城区死守的第十九天。这一仗打得很

艰苦。日本人对五十七师发起了总攻，飞机、重炮、

野炮和迫击炮冲着常德城进行狂轰滥炸，并对国军

阵地大打瓦斯毒气弹，致使东西北三处地方被日本

兵突破，因为那里已经没一个活人了，守军都战死

了，不是被飞机和大炮炸死了，便是被毒气弹熏晕

后，被戴着面具的日本兵冲上来，用刺刀捅死了。

城内，余下的国军官兵，大多负了伤，有的伤着手，

有的伤了腿，还有的肚子或腰被弹片划开了，正在

那儿流血。这些挪动不了的重伤员都没打算活了，

脸上全凝聚着严肃和视死如归的冷笑。他们躺或

坐在地上，向兄弟们要了手榴弹，用布条把三四枚

手榴弹捆扎在一起，形成集束手榴弹，把手榴弹盖

旋掉，将引信攥在手上，怕日本兵发现便用衣服遮

着，边让兄弟们不要管他们了，便与弟兄们诀别说：

“你们快走，不要管我，来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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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等着日本兵哇哇叫着拥上来，他们忙拉掉引

信，只听见一声巨响，立即炸翻了几个日本兵，血肉

飞上了天，真的就只能来生再见了。［２］１５８

这是小说中有关常德会战的一个片段，我们看

到在这个片段中，部队番号和战斗历时均有精确记

载，战争的惨烈程度，在作家笔下展现得触目惊心。

对一部专事写战争的小说而言，虽然每次战斗或战

役时间地点不一样，但战场的烽火硝烟其实大致相

差不离。因此，在读《来生再见》时，总不免让人担

心，对于这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战争，作家究竟如何避

免那种场面描写的重复呢？但读完小说，才知道这

种担心是多余的，在《来生再见》中，何顿基本上做到

了一战一场，即每一次战斗或战役，都能呈现一幅不

同的硝烟画面。而之所以能将每次战斗或战役的场

面都写得别具个性，恰恰是作者选取的叙事视角和

叙事方式，即作者是以普通平凡小人物的眼光，来进

入战场，剖视烽火硝烟的大场面的。我们看到，颇有

意味的是，不仅小说的战争场面是透过黄抗日这样

的小人物来眼光视角予以呈现的，并且，小说还以这

样一种小人物的姿态，进入到对历史正义的质询之

中。换言之，小说是以解构个人心灵史的方式，来建

构历史与当下的某种联系。也就是说，不同于以往

的抗战小说，《来生再见》不是极力抒写主人公奔赴

战场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恰恰相反，对战争的恐惧

害怕，才是小说主人公真实的心迹表露。这正如小

说主人自述所揭示的那样，“心眼不大，不会有多少

出息”的黄抗日压根就不想打仗：

我没想打仗。我喜欢侍弄田，喜欢看着桃子、

梨子、橘子一天一个样。屋前有一口塘，每当下塘

摘莲蓬时都是我去摘，挖塘里沾满泥巴的藕，也是

我的事，因为家里的男人就我身体轻，又小心，不会

陷到塘里去。把塘里的水放干，挖藕时，经常能捉

到在泥里钻的甲鱼。我还喜欢挖红薯时闻红薯和

泥土的味道。但那年乡里征兵，告示都贴到了我家

门前，乡公所规定家里有兄弟的，必须去一个打日

本人，本来是我哥，爹让我来了。［２］２７

通读小说，便会发现，类似黄抗日这样的人物，

小说中还远不止一个。猥琐的田矮子，在被日军俘

虏时，贪生怕死状甚至让人生厌，田矮子“吓得朝地

上一跪。日军曹长以为他要反击，本能地后退一步，

举着王八盒子指着田矮子。田矮子已面无人色，手

撑在地上，向日军曹长磕头，边说：‘皇皇军，别杀我，

我的良民、大大的良民。’日军曹长瞟眼田矮子，喝

到：‘你的起来，干活干活的。’田矮子忙又向日军曹

长磕了头，这才爬起身……”［２］１１１

我们看到，在战争死亡的威胁下，人的求生本

能以及各种极端心理，均得以毫无掩饰的暴露和展

现。就此而言，小说没有回避基本的人之常情、人

之常理：在危险和死亡面前，人会出自本能地保护

自我，所谓生死之外，再无大事。正如黄抗日后来

跟他儿子所说的那样，“任何人在战场上都怕

死。”［２］２９这既是一种生活真实，也是一种文学真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抗战历史题材的《来生再见》

无疑是高度写实的。而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

说《来生再见》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何顿一贯所擅长

的市民传奇写法，即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入手，来一

窥时代和历史的精神症候。换言之，我们可将《来生

再见》看作是何顿多年来创作的一脉相承：从《生活

无罪》《就这么回事》《太阳很好》凡人小事的家长里

短，到《黑道》《我的生活》《蒙娜丽莎的笑》黑道风云

与红尘女子的传奇见闻，何顿数十年如一日浸淫市

民题材而不知疲倦，到《来生再见》这里，作家则将小

说的故事背景，置换为非常态的战争岁月，欲在特殊

的历史年代，来展现小市民特殊情境中的心理和形

象，这足以显见何顿抒写市民史诗的野心。

但《来生再见》更大的真实则在于，尽管我们看

到，黄抗日或田矮子，他们初上战场时胆小惧怕，吓

得直哆嗦，让人感觉其状可怜，但经历一番炮火的

洗礼考验后，他们都陆续成长为敢打敢拼、置生死

于度外的的勇敢战士。喜欢侍弄田地的黄山猫，后

来还当上了班长和排长，改名黄抗日。这无疑是一

种更高意义的生活真实，也是一种更具道德感的历

史真实，当然，这同时也是一种更具文学说服力的

艺术真实。

　　二　昨日幸存者，今朝梦中人

就文学史意义来说，《来生再见》最大的贡献，

或不在于全景呈现战争的惨烈和血腥，也不在于如

何表现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而是以一群普通士兵

的视角，来切入战争的现场。如前所述，这样的小

人物视角，不仅便于展现战士们在战场上的患难与

共，同时又可以将他们战余生活的点点滴滴，尽可

能收罗进来。于是，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通过第

一人称的视角，来亲眼目睹战友的牺牲倒下，同时，

战友间的斗嘴、较劲、攀比甚至是生活矛盾冲突，也

一并可以呈现。小说中，黄抗日和田矮子之间的恩

恩怨怨，是推进故事的一根重要副线。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也是小说结构得以立体化架构的重要支

撑。作为传统意义的小说，《来生再见》加入了元小

说的现代元素，让史料与故事形成互证，主人公讲

述回忆与后来者讲述相得益彰，这种文体界限暧昧

的模糊艺术，无疑是一种匠心经营的效果，但小说

的价值或许还不在于这种艺术上的尝试，而是以一

种尖锐的历史与现实的参差对比来逼问生活与历

史的正义。

在小说中，“我”既是一位在场者，又是局外人。

有一次，“我”从友谊商店购买了一台日本东芝冰

箱，没曾想，这一行为激怒了一生都痛恨日本人的

６



唐　伟，吴　霞：“犹是深闺梦里人”———评何顿的《来生再见》

爹。“我”想据理指出，这只不过是台冰箱而已，又

不是买进来一个日本兵，爹连台冰箱都不容，思想

太狭隘了，爹则跟“我”吼道：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

行是永远不可原谅的，还不到五十年，就忘记了日

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这是哪个畜生提出的？我要是中央领导，就要把最

先说出这种言论的人吊死。这个人一定是个汉奸、

坏东西！我要是中央领导，南京大屠杀日就要定为

国耻日，警醒子孙不要忘记了祖先经受的苦难。美

国人在广岛扔下的原子弹炸死的日本人，还不及日

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杀的人多。这个世界上，日本

人最冷酷、最没人性的！日本人当年为什么要那样

杀人？就是想用残暴手段迫使中国人害怕他们。

那年，我从安乡逃出来，和一个叫马得志的士兵回

厂窑，我们经过的路上，遍地都是国军官兵和老百

姓的尸体。晓得吗？遍地！［２］１８９

我们看到，“我”和爹的分歧，并不是对历史或

现实持有不同的看法那么简单，而根本上是两种价

值观的冲突。爹的义愤完全是基于一种情感的逻

辑，而“我”则是从理性的角度为自己辩护。一个亲

历过抗日战争的老者，跟一个自小在和平环境中长

大的人，无论是对待历史，还是对待现实，自然都会

有不太相同的态度。《来生再见》提供的历史与现

实的辩证之处在于，如果说小说中不同身份的人对

待历史的意见矛盾，是基于现实评判的观念差异使

然，那么，不同人对待现实的冲突分歧，则是基于不

同历史体认的结果。小说中，“我”领着爹和他当年

的战友等三位老战士上五星酒店用餐，田国藩惊诧

地发出“了不起”的赞叹，而当年的毛领子则感慨

到：“现在世道真是变了”，古稀有余的毛老人说，

“六七十年代我在外面打流做木匠时，世界还没什

么变化，到处都一样。如今一天一个样，今天这里

建了栋高楼，明天那里又耸起一座酒店，发展很快

啊。”［２］３５０回到现实中来，幸存的抗战老兵，穿越了

战争的枪林弹雨，在和平年代却只能在病痛和贫穷

中了却残生。抗战老兵苟身窝棚的凄惨生存处境，

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慨，足以让今天每一个尽享抗

战胜利果实的中国人羞赧汗颜。不幸的是，对大多

数读者来说，对历史的隔膜，可能还不在于对历史

的一无所知，而是因种种歪曲的材料造成的对历史

的误解，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虚无主义。当年抗日

战争的血腥残酷，如今正面临双重的改装与粉饰：

如果说当年《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红

色经典的浪漫化处理方式，定格了一代人的战争想

象，那么今天的战争记忆，则被层出不穷的手撕鬼

子等抗日神剧戏说成无厘头的恶作剧。

这种对战争历史的戏讽恶搞，不仅出现在文艺

作品中，现实生活中恶搞战争历史的例子也比比皆

是。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网友孙杰在新浪微博上以
名为“作业本”的账号发博文称“由于邱少云趴在

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

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作为新浪微博

知名博主“作业本”，孙杰当时已有６０３２９０５个“粉
丝”。该文在３１分钟后转发即达６６２次，点赞７８
次，评论８８４次。孙杰以低俗文字对邱少云烈士进
行侮辱、丑化，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引起了极坏的

反响，使邱少云烈士亲属的精神遭受严重创伤，家

庭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２０１５年４月
１６日，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以其新浪微博
账号“加多宝活动”发博文称：“多谢＠作业本，恭
喜你与烧烤齐名。作为凉茶，我们力挺你成为烧烤

摊ＣＥＯ，开店十万罐，说到做到。”而孙杰用“作业
本”账号在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６日转发并公开回应：“多
谢你这十万罐，我一定会开烧烤店，只是没定哪天，

反正在此留言者，进店就是免费喝！”孙杰与加多宝

（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以违背社会公德的方式，贬损

烈士形象用于市场营销的低俗行为，在社会上造成

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截止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１１时
２０分，相关微博被迅速转发一万多次，网友对他们
的低俗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评论多达两千余引

发了网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也让邱少云

烈士家属的精神再一次受到严重的伤害［３］）。尽管

这不是一起针对抗日战争的戏讽案例，但对严肃战

争历史记忆的恶搞态度，显然没多大区别。如果九

泉之下的抗战英烈，他们知道是今天这样一个结

局，还会想来生再见，还会想来生再见为国捐躯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梦里人”身份，和至今

“犹是”的现实处境，或恰恰构成何顿创作《来生再

见》的最初冲动。

当然，戏说历史、恶搞英雄的流行，从根本上

说，或赖因于“真实”的缺席。而“真实”的道德土

壤，其实是源自正义的植根与培育。质言之，当代

社会正义的缺席，或许才是戏说历史、恶搞英雄的

真正根源。就此而言，《来生再见》中有关文革的历

史就显得别有深意了———这已是有关抗战历史小

说《来生再见》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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